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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30 日，两个年轻人趴在北京国贸三
期外面的栏杆上，在手机上输入“金沙江创投 Al-
len”，一张一张翻看搜出来的图片。这个自称叫 Allen
的人，刚刚冲进办公室向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犀利的问
题。“你觉得 Allen 就是这个叫朱啸虎的人吗？”“好像
就是他。他是不是投过滴滴？”“哇，见到名人了！”两个
激动的年轻人冲回56楼，接受了金沙江创投1000万
元的A轮融资。

这两个青涩的年轻人就是ofo小黄车的创始人兼
CEO戴威和联合创始人张巳丁。15个月之后，ofo小
黄车的融资总额已超过 40 亿元，共享单车也成为互
联网行业的新“风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里，铺天盖
地的小黄车正在改变人们“最后三公里”的出行习
惯。如今，ofo 小黄车已经在中国、美国、英国、新加
坡、哈萨克斯坦连接了超 600 万辆共享单车，为全球
用户提供了超10亿人次出行服务。

一个5名创始人都是“90后”的年轻创业团队，究
竟是怎样让公司飞速成长，并且适应了中国互联网产
业近乎残酷的“游戏规则”？他们的挫折与成就，又给
其他年轻的创业团队留下什么经验？

戴威说：“创业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很长的赛
道，在这个赛道上舍命狂奔。”

1年7个月的“面子创业”

整整 1 年零 7 个月，戴威和他的同伴们“非常迷
茫”，每一个创业方向都是信心满满地推出来，但没什
么响应。他们空想过“生态闭环”，“烧钱”拉过用户，
目标是融到A轮。“但资本一眼就看明白了，现实把这
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浇灭了”

2014年2月15日，青海省大通县东峡镇。还是北
大学生的戴威在这里支教当数学老师。刚过完春节，薛
鼎从家里跑来看他。在戴威狭小的宿舍里，两个大学同
学凑在一起写写画画。“那时候我们已经讨论了半年，想
做一些和骑行有关的事，但名字一直定不下来。”戴威回
忆说，OTTO、随行⋯⋯一个个名字被提出又被否定。

“后来想，还是从象形的角度来设计，ofo就是一个骑着
自行车的人。这样全世界一看，就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

么样的事情，那天我们就把ofo这个名字注册了。”
有了名字，这是 ofo 小黄车成长中第一个重要的

时间节点，但故事并不会从此一帆风顺。
整整一年零7个月，戴威和他的同伴们“非常迷茫”，

他们做过山地车网络出租，两个月只有一笔订单；做过高
端自行车的金融分期，一共卖出5辆车；做过二手自行车
交易平台；与骑行相关的智能可穿戴设备⋯⋯“每一个方
向都是信心满满地推出来，但没什么响应。”

2014 年年底，ofo 将方向转向骑行旅游，将自行
车租给游客，带着他们到处骑行，在这个项目上，ofo
拿到了 100 万元天使投资，之后赶上了 2015 年上半
年资本市场的疯狂。

被疯狂的资本市场驱使，ofo 决定：“烧钱！”给每
一个注册ofo骑游应用的用户送一瓶脉动饮料。“烧了
1 个月就没钱了。现在想想，100 万元人民币‘烧钱’
那不是开玩笑吗？”但团队当时颇为自得，“当时想，照
这个烧钱速度，再给我们 500 万元，就能做出 100 万
用户来，那就是挺厉害的公司啦”。

但资本给年轻人上了严厉的一课。“我每天见好几
个投资人，居然连一个感兴趣的反馈都没有，非常打击
人。我们一开始想，A轮融2000万，两周之后觉得不
行，就说融 1500 万，然后再降到 800 万、400 万，还是
不行。你拿脉动换了几千个注册用户，资本一眼就看
明白了，现实把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给浇灭了。”

2015年4月底，ofo账面上只剩400元钱，但2个
程序员、5 个运营还等着发工资。马上就要从北大考
古专业毕业的张巳丁颇为忧伤：“觉得这个公司要死
了，自己毕业后还是要去修文物了。”

那个“五一”假期，戴威在夜里无法入睡，就骑着
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闲逛。“那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反
思。很多年轻的创业者跟我那时候心态差不多，为了
什么创业呢？就是为了面子创业，周围都能融到钱，
为什么就我们不行？心态非常浮躁。”

在那些深夜里，戴威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走
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方向都不是刚需，有固
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当时我们选择的产品太弱了，
只是一个want（想要），而不是一个need（需要）。”

他开始认真考虑大学生们的“痛点”，大学四年，
戴威自己在学校里丢了5辆自行车。“我们的设想是，
自己采购一些车，也让同学们把自行车交给我们，以

‘所有权换使用权’，可以随时随地使用 ofo 平台上的
任何一辆车。没有贡献车的同学则要交纳很少的租
车费。”张巳丁说。ofo 无桩共享单车的模式慢慢成
型：自行车被装上了密码锁，手机扫码后获得开锁密
码，按骑行时间或里程计费。

戴威、薛鼎和张巳丁这些 ofo 的元老们开始在校
园里游说同学，给他们讲解自己的“共享单车计划”。

2015 年 6 月 6 日，终于有人找来，愿意共享自己的自
行车。那是一辆破旧的蓝色山地车，ofo 以最快的速
度给这辆车上了车牌，编号8808。

ofo一直在找一条很长的赛道，起点终于出现了。

“封校”的抉择

“投放车辆+订单快速增长”，这个看起来顺风顺
水的模式被不停复制，但 ofo 又迎来创业路上一场艰
难的考验。激烈的争执之后，学生创业想当然的“用
户至上”开始让位于能力核算后的妥协

2015年9月7日早上8点，ofo仅有的6个成员扎
堆儿站在北大校园。他们面前，是一整排黄色的自行
车，这是 ofo 在北大正式上线服务的第一天。“头一天
晚上大家干了个通宵，很疲惫，但那天我们就一直盯
着后台的数字看，有 500 多个用户注册，200 多个订
单。之前哪怕 10 个用户，都是‘求爷爷告奶奶’似的
拉来的。这是第一次我们隐约觉得，终于做出了一个
有生命力的产品，它是能长大的。”

找对方向，这是 ofo 小黄车成长中第二个重要的
时间节点。上线第二天，300单，第三天，500单，在上
线10天时，ofo日订单达到1500单。10月底，北大的
单校日均订单超过4000笔。

“投放车辆+订单快速增长”，这个看起来顺风顺水
的模式被不停复制，先是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地质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在1月份拿到金沙江创投的1000万元A轮融
资后，小黄车又进入了北京的20多所高校和武汉、上
海、天津等城市的校园。戴威并不知道，他们将迎来创
业路上“游戏规则”的又一场艰难的考验。

“2015 年的 12 月份，我们的日订单就有 2 万多
单。但到了 2016 年 4 月份，多投了 5 倍的学校，投了
这么多车，结果一天还是 2 万多单。”ofo 联合创始人
杨品杰回忆说，那时候一直开会分析原因，结论是大
量自行车“有去无回”。“比如同学骑车出去买个东
西，就不骑回来了，我们得找人往回搬，但架不住每
天都有人在往外骑啊，还是个净流出的状态。”

ofo 的创始团队展开了激烈的争执，最后由戴威
“拍板”：封校，ofo自行车只能在校园内使用。“那时候
最大的担忧是用户会反弹，不过我们毕竟有数据支撑，
90%以上的骑行还是在学校里。确实很纠结，但这是
创业的早期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你服务不了每一个
用户，满足不了每一个人的需求。对ofo来讲，就是先
让大部分人有车用。”在这件事里，学生创业想当然的

“用户至上”开始让位于能力核算后的妥协。
尽管用户对“封校”并非没有抱怨，但在封校之

后，ofo 的日订单数从 2 万单“跳升”到 8 万单，5 月 17
日达到 106322 单，突破了 10 万单，5 月 26 日，ofo 获
得了经纬中国领投的B轮融资。

2016年9月，各大高校一开学，ofo的日订单数一
下涨到日均 40 万单，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到每月
1000 多万元。但就在一个月前，摩拜单车宣布进入
北京市场。ofo 的联合创始人们在街头观察，骑着橙
色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多了。

戴威开始反思当初的“封校”：“城市就是不封校
的校园，如果 5 月就直接选择进入城市，那肯定就不
一样了。2016 年最遗憾的事，就是进城市进晚了。
人更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我们当时计划用两年时
间把全国2000个大学都做完，就天然地觉得，城市等
我们两年后更强了再说吧。”

戴威喜欢足球。“看球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要是
有个队得了点球却没罚进，多半会被对手进球反超
——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你都没抓住。创业也一样，在
机会面前要谨慎冷静，但更要笃定地去把握机会。”

“钱”与“人”的双重考验

一个数字足够说明 ofo 令人目眩的扩张速度：
2016年10月，ofo只有6万多辆单车，8个月后，这个数
字扩大了 100 倍。但同时，“刺刀见红”的互联网江
湖，在他们面前徐徐铺开。“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两个问
题，钱和人”

2016年10月16日深夜，一辆辆小黄车被从货车
上搬下，整齐地码放在北京西二旗和中关村两个地铁
站的出站口。车子摆好了天还没亮，卸车的年轻人谁
也没走，静静擦起了车，像是父母打扮将要出嫁的女
儿。第二天不到 7 点，第一批早起的上班族走出地铁
站，守了一夜的ofo员工手持宣传单围了上去⋯⋯

进入城市，这是 ofo 小黄车成长中第三个重要的

时间节点。“我们没有准备好，但我们进城了。”戴威说，
一周之前，ofo刚刚获得1.3亿美元的C轮融资。从这
一刻起，没有人再把他们当做一支青涩的学生创业团
队，“刺刀见红”的互联网江湖，在他们面前徐徐铺开。

再后来的故事就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舍命狂
奔”。2016年11月，ofo宣布正式开启城市服务；2周
后，日订单超过 150 万单，成为继淘宝、京东、滴滴等
互联网巨头之后，中国第9 家日订单过百万的互联网
平台；12 月，ofo 进军海外，在美国旧金山、英国伦敦、
新加坡开始运营。一个数字足够说明ofo令人目眩的
扩张速度：2016 年 10 月，ofo 只有 6 万多辆单车，8 个
月后，这个数字扩大了100倍。

在通往一家成熟企业的漫长道路上，在一路冲刺
的不容喘息中，新的挑战又出现了。“最重要的是解决
好两个问题，钱和人。”戴威这样告诉记者。

作为大概全中国见识过最多投资机构的“90
后”，戴威喜欢刁钻但不冷酷的投资者。“好的投资者
能够问出非常尖锐的问题，让你被问得很疼，他一下
挖到的都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模式中暂时没有解决的
问题，但他不会上来就跟你提‘对赌’‘回购’之类的条
款，不会这抠一点儿那扣一点。只要聊得好，我们不
会纠结估值，甚至会打折让大家进入。”

ofo 的办公地点搬到了中关村的写字楼里，和老
牌互联网公司成了“邻居”。办公区过道里摆着各式
各样研发中的小黄车，连茶水间和休息区的桌子也成
了“工位”。两米多高的空心大白鸭“肚子”里是张大
通铺，上面凌乱地堆着毯子，彻夜加班的工程师们会
在这里小憩片刻。

“公司几十个人的时候，大家一块出去吃个串儿
喝个酒就把会开了，现在我们光总部就有 600 多人，
不能再凭热情凭感情就让它以最高效运转，只有组织
制度的建立才能提供基础的安全。不过现在因为扩
张速度，制度设计上还是会落后。这是非常痛苦的，
就像长个儿的时候腿疼一样，因为你长得太快了。”戴
威说得相当坦白。

“市场、运营、产品、研发⋯⋯在这些岗位上，大量成
熟的人才乃至团队在进入ofo，你们这么年轻，会不会担
心因此失去对公司控制力和话语权？”对这个尖锐的问
题，答案同样坦白。“现实生活和打游戏是类似的，你能长
到多少级，不取决你的在线时长，而在于你打了多少怪，
过了多少关。你能够应对变化和挑战，有足够强的抗压
性和执行力，就能和职业的成熟团队很好地融合起来。”

这种坦白中正蕴含着某种青春洋溢的熠熠生
辉。就像朱啸虎对ofo的评价：“有些共享单车模式太
重了，互联网要靠轻模式迅速占领市场，以后再慢慢
做重，这是互联网的一贯打法。戴威的思路很清晰，
而且很多打法都很young（年轻化）。”

也像在 ofo 办公室写字楼的电梯里，一张年轻的
面孔兴高采烈地开着“脑洞”：“从 12 楼到 9 楼就应该
修个大滑梯，我每天‘嗖’一下就滑下去，多爽！”他的
肩膀上，扛着尚未组装完成的鲜黄色的自行车架。

戴威也在开着“脑洞”：“以5 年为限，我们还是要
先在广度上铺开，等到2022年，希望在全世界最主要
的城市里，都能找到我们的自行车。就像是 2014 年
的那个冬天，在小宿舍里我们想，有一天全世界都会
认识这个名字，这个骑着自行车的小人，我们一定会
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

ofo小黄车：

漫 漫 赛 道 舍 命 狂 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6月14日，科技部、教育部、国家
卫生计生委、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
科协等有关部门召开新闻通气会回
应近期的国际期刊集中撤稿事件。
新闻通气会介绍，相关部门正对撤稿
论文逐一彻查，对查实存在问题的论
文作者将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公开，
形成“零容忍”的态势，坚决遏制学术
不端行为滋生蔓延的势头。

今年 4 月 20 日，媒体披露国际
期刊《肿瘤生物学》将107篇中国作
者论文集中撤稿，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
贺德方在会上表示，此次集中撤稿
事件成因复杂，从内部来看，一方面
我国科研评价制度还不够完善，分
类评价改革措施落实还不到位，一
些单位还存在简单化、一刀切的做
法。另一方面，个别科技工作者底
线意识不强，在名利诱惑面前心态
失衡，从事了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应承担首要责任。此外，我国对学
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多停留在学术道
德与“内部处理”层面，导致学术造
假成本过低，没有对造假等科研不
端行为形成有效的震慑。

从外部来看，此次撤稿论文的
虚假同行评议专家和同行评议意见
大部分是作者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
提供的，一些第三方中介机构以“科
技服务”为幌子，行代写代投之实，
甚至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信息，收取
高额费用，毒化学术生态。而《肿瘤
生物学》对此未进行严格审核也应
该负一定责任，经调查，这些撤稿论
文中甚至有1篇论文的虚假评议专
家是由《肿瘤生物学》杂志编辑提
供，并非作者提供。

“此次论文集中撤稿事件影响
十分恶劣，严重损害了我国科技界
的国际声誉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尊
严，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学术环境和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体系和力度
都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贺德方说。

对此，科技部牵头会同相关部
门对撤稿论文逐一彻查。“对查实存
在问题的论文作者要严肃处理，向
社会公开，形成‘零容忍’的态势，坚决遏制学术不端行为滋生蔓延
的势头。”贺德方说。

目前，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和权限部署开展了核查工作，
摸清了被撤稿论文的情况，梳理了问题类别，查实了部分违规行
为，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科技部、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自然科学基金会
等部门还对涉事论文作者承担或正在申请的科研项目（基金）、基
地建设、人才计划和科技奖励等全面排查，暂停了部分涉事论文作
者正在承担或申请的科研项目（基金）。

“针对本次撤稿论文撰写、发表、使用等环节出现的学术
不端行为，各单位将按照统一尺度进行处理。”贺德方说。这
些措施包括：取消一定期限内晋升职务职称、承担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项目的资格；取消正在承担的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项目，追回承担任务所使用的项目经费；撤销获得的科
技奖励、学术奖励、荣誉称号等荣誉，追回奖金；撤销获得的职
务职称；暂缓授予学位、不授予学位或者依法撤销学位等处
理。情节严重的，永久取消其承担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
等资格。

对参与学术论文造假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相关部门正会同网
信办、工商部门开展“清网”行动，坚决打击从事论文买卖、论文代
写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及相关网站、网店、网络广告。

此外，科技部等部门将以此次撤稿事件为契机，深化科研评价
制度改革，强化以“品德、能力、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导向，更好
发挥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卫生计生委、科技部将在国家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开展临床医生职称改革试点工作。

科技部

、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回应国际期刊集中撤稿事件

—
—

逐一彻查被撤论文

﹃
零容忍

﹄
维护学术生态

本报记者

杜

芳

5月17日，嘉宾共同启动“一公里计划”。当日，ofo小黄车在北京举行品牌日活动。活动现场，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与 ofo 小黄车正式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一公里计划”，未来双方将在全球合作推广低碳环保的单车
出行方式。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近年来，学术造假事件时有发生，为了职称、课题申报、业绩荣誉
等，部分科技人员铤而走险。

在“唯论文、唯SCI”导向还未能彻底扭转的情况下，造假需求
甚至催生了相关市场，一些第三方中介机构通过收取高额费用，为
学术造假提供各种便利。而有的学术期刊把关不严，不加审核地
使用作者提供的同行评议专家和同行评议意见，客观上成为学术
论文造假灰色产业链上的重要出口。

要掐断学术造假的产业链，让科研工作真正回归创新的本源，
必须深化科研评价制度改革，要在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价程序
等关键方面进一步拿出改革的硬招实招，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改善
有利于一线科研人员创新研究的条件环境。

同时，科研单位应该建立更加科学的学术水平评价制度。
评价科研人才，不应只看其论文的数量，而应该综合品德品格、
研究能力、实际贡献等评价标准，引导科技人员更好地开展科研
创新工作。

让学术研究回归创新本源
谷 夏

本报讯 记者李己平报道：6月13日，以“开放的中国：精彩吉
林 相约世界”为主题的外交部第八场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在外交
部蓝厅举行。13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工商
界代表，中外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等500余人出席。

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吉林人民共同努
力下，吉林克服各种困难与挑战，在转型升级中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通过此次推介会，大家不仅能领略到吉林的发展成就，也
将对吉林未来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王毅和吉林省委书记巴音
朝鲁、省长刘国中还同使节们一同参观了吉林地方专题展。巴音
朝鲁表示，吉林是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和边
境省份，也是“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我们将进一步加
强与各国各地区的交流合作，与各国朋友一起谱写开放中国的
精彩吉林篇章。刘国中则从自然风貌、产业优势、农业现代化、营
商环境、创新活力等方面进行推介，欢迎中外各界人士赴吉林考
察、合作。

吉林全球推介活动举办

在 ofo 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正在进行硬件优化
的小黄车。 本报记者 陈 静摄


